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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湖吟社”与南宋后期江西诗坛
*1

吕肖奂

理宗绍定间的“江湖吟社”，虽不可详考，却提供了“赣寇”与“汀寇”之乱下江西赣吉抚旴各地及闽西北各

地诗人纷纷出逃，而隆兴府（豫章）成为逃难诗人聚集地的重要线索。沿着这些线索，可以发现南宋后期江西诗坛

十分兴盛的一片“江湖”。这片“江湖”是宝庆江湖诗祸之后“江湖”诗歌最为发达的场域之一。作为江西诗派发

源地及主要流行地，南宋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，通过戴复古、严羽等浙闽诗人主动入场交流，在吸纳浙闽清轻柔软

江湖诗风同时，更为之注入持续强劲刚硬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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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曾原一，字子实……绍定庚寅（三年，1230）避乱钟陵，与戴石屏诸贤结江湖吟社。”
①
这个明清方志记录的“江湖吟社”，

被后人广泛征引，成为研究戴复古以及江湖诗派的重要资料与证据。然而这段后代相沿的记载，虽然简单清晰报道了中心人物、

时间、地点以及结社原因，却既没有曾、戴以外“吟社”之“诸贤”的名录，也没有“吟社”活动的详细资料。此外，曾原一

别集不存，所余有限的诗文没有太多“江湖吟社”印记；戴复古《石屏诗集》中写江西各处的诗歌不少，但有关“江湖吟社”

的内容基本没有；其他相关文献更是微乎其微。这使得查证或探究这个“吟社”的实况变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从现存文献看，“江湖吟社”在当时诗坛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，在后世也没有起到太大作用，以至于当时没有太

多记载，后世也似乎无查证的必要。本文之所以探究，是想了解这个简短“旧闻”产生的语境或者说诗坛原生态，以期洞察到

更丰富深远的诗歌“江湖”，对南宋后期诗坛尤其是浙闽以外的江西诗坛有更全面的认识。

这则旧闻中的关键词如曾原一、戴复古、避乱、钟陵、诸贤、江湖吟社，是本文因好奇而探究的入口，其所关联或牵涉的

信息，是还原当时诗坛语境与原生态的契机。

一、“赣寇”之乱中布衣士人的逃亡选择

诗人建立诗社或吟社，一般而言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语境中，而“江湖吟社”却是一群布衣诗人因“避乱”偶遇而成立的。

而且这群诗人所避之“乱”是“寇盗”引发的内乱而非外敌入侵的外乱，这让“江湖吟社”的存在有了一般吟社罕见的历史、

社会学意义。

能够证实曾原一绍定“寇乱”期间行迹与心迹的最原始最有力证据，是利登《骳稿》的五六首长篇叙事古诗。利登（生卒

年不详）本是“旴江人，家于仙塘，依山结屋，门临清溪，悠然隐者之居”
②
。旴江即建昌军，在江西中东部。而“赣寇”之乱

时，利登却在江西东南部赣州之梅川，即宁都，宁都正是曾原一的家乡。据利登《梅川莫令君拉苍山诸诗友，用予“松风”首

句为韵，招予游金精，至而盗作，不果游，走佛岩有感》诗题以及诗中所云“此行为山来，至此事已非”来看，这是一场突如

其来的“寇乱”：梅川莫县令以及本地与受邀远道而来的诗人们尚在悠游闲适、打算分韵赋诗之际，“盗贼”大作，诗人们张

皇失措之后仓皇而逃。曾原一与利登就在这群诗人之中。莫县令邀请利登到梅川与当地诗人唱和，应该是承平时期江西各地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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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沟通切磋的一种常见方式。实际上，绍定元年（1228）赣民陈三枪（？—1234）等人已经在赣州于都的松梓山起义，而距离

于都不远的宁都官民却毫无防范之心，仍在悠游度日。

利登《梅川行》云“我来苍山未一日，平固（注：属石城）弄兵剽宁邑”，描述了自平固、宁邑（即宁都）再到佛岩（均

在赣州境内）的“盗乱”状况。尤其是他们躲避于佛岩山寨时，利登生动的诗句加上自注，几乎再现了“寇乱”现场。这场“寇

乱”，被载入《江西通志》卷三十所引的《赣州兵寇志》中：“理宗绍定二年（己丑，1229）秋九月，石城张遇龙文胜（即张

魔王）反于平固，连破石城、宁、瑞、兴、雩五县。”利登诗歌的个人叙事在细节真实与个体感受上，比史书方志的宏大叙事

更能让人身临其境。

不仅如此，利登《走佛岩道中》还谈及其偶遇的六兄弟在紧要关头无法选择逃亡路线，因为“远逝宿无舂，近逃寇能至”。

而当时的布衣诗人们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选择困境。与官员相比，布衣诗人没有镇压或抵抗寇乱的职责， 可以站在受害民众的立

场批评甚至讽刺各级官员：“州忘县邑县忘乡，我实自弱非贼强。捐金买静恐不受，尸祝鼠辈拖朱黄。”布衣诗人在惧怕盗贼

的同时，也能理解一些盗贼横行理由，甚至可以说“何人此日不为盗”这样的话。然而除了“已矣独叹吾生忙，乾坤回首空斜

阳”（上引均见利登《梅川行》）外，布衣诗人与普通民众一样六神无主、束手无策。利登《北溪苍山谋避寇，念青阳苍山，

徘徊不忍，作古调开之》讲到曾原一在逃亡之际还念及另一布衣曾少裕，因而迟疑不决。但自身难保的诗人，除了迅速出逃也

无力拯救他人。利登这一系列纪实古诗以“比较朴素而不专讲工致细巧”
［1］(P263)

的笔触书写出“寇乱”中集体与个人逃亡情状，

显示出旴江诗人敏锐朴拙的风格。

曾原一徘徊犹豫之后，随着利登一起逃到赣县附近的崆峒山
③
。在崆峒山逗留一段时间后，利登与曾原一分别。利登有诗《予

与子实避盗，同走崆峒，予以其年十一月归侍金川
④
，踰月，而子实走豫章，阅三载，子实携琬妹归梅川，道经旴，予自金川侍

亲归，会之，酒酣，作是诗以饯别，壬辰（绍定五年）十一月二十七日》。这一诗题叙述了两人避难后期的整个过程，也为“江

湖吟社”的曾经存在提供了最有效的依据。曾原一“避盗”远走“豫章”共三年（四个年头），即绍定二、三、四、五年（1229

年 12 月—1232 年 11月），这三年中，曾原一与他人成立“江湖吟社”自然是可能的。

事实证明，曾原一选择的逃亡目的地是正确的。因为利登躲避金川不久，“寇盗”即攻陷金川，利登有《盗犯金川境，扶

侍母妺复走兴安有怀》一诗，描述他们一家在盗贼进逼下的再次逃亡。而豫章显然是安定的，没有再受到“寇盗”侵扰。

既然曾原一绍定二三四五年都在豫章，那么明清方志所云的“避乱钟陵”说法是否有问题呢？《嘉靖赣州府志》以及《江

西通志》所云的“钟陵”，是南宋隆兴府所管辖的进贤县之旧称，既属隆兴府，自然可以代指隆兴府。而南宋隆兴府府治所在

的南昌县古名豫章县，因而豫章也可以代指隆兴府，所以两者在代指隆兴府的这一点上没有冲突。只是曾原一以及另一位吟社

成员戴复古现存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钟陵或进贤，却多次提到南昌或豫章；他们在豫章三年，虽有可能到隆兴府各地包括钟陵

游走甚至借住，但其活动中心应该是豫章。因此“避乱钟陵”，显然不如“避乱豫章”更为准确。

赣南寇乱是曾原一逃亡豫章的原因，也是“江湖吟社”得以形成的重要语境。

二、曾原一与“寇乱”前后的赣、吉、抚、旴诗坛

曾原一现存作品少，很少被人提及，但他在当时诗坛尤其是江西诗坛却声名显赫。刘壎《隐居通议》卷六《苍山序唐绝句》

云：“苍山曾子实原一，宁都人也，有诗名于江湖。”则曾原一是未入江湖诗派却“有诗名于江湖”的江湖诗人。虞集《故临

川隐士娄君太和墓志铭》云：“（墓主之先辈娄建）与章贡曾原一、浚仪赵崇峄、同郡林实夫（号止庵）、段信友（浚），六

人者，皆一时之名士。”
［2］(卷四十三)

在这些“一时之名士”中，宁都人曾原一代表了整个赣州。

江西布衣名士诗人，自北宋中后期的江西诗派始就代不乏人，有深厚的创作基础，到南宋中后期更是遍布江西的每个州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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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监乃至县乡，其兴盛程度可以与闽浙地区相提并论。吴澄《苍山曾氏诗评序》云：“宋末江右之能诗者，若章贡、若庐陵、

若临川、若旴江、若清江，皆有人焉。”造就江西诗风大盛的这些地方性诗人,“所入、所造虽殊，而各有可取,其学识，则章

贡曾子实为诸诗人之冠”
［3］(卷二十一)

。曾原一以其“诗名”与“学识”享誉江西，其足迹与交游也遍布江西。

曾原一在“寇乱”之前就与“章贡、庐陵、临川、旴江、清江”各地诗人有师承以及交游唱和关系。曾原一“尝与从弟原

郕同师庐陵杨伯子”
［4］(卷九十四引《宁都先贤传》)

，杨伯子即杨万里长子长孺。赣州诗人到吉州拜师学习，这种跨地域间的师生关系表达出

的是诗人对江西乡贤的尊崇。杨万里活泼灵动的“诚斋体”经由父子衣钵授受，再通过江西乡谊得以一脉相承，且因二曾与他

乡诗人的交游唱和而发扬光大，甚至成为江湖诗风尤其是七绝风味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。

曾原一虽非江湖游士，但他游走江西各地，与临川、旴江诗人交游联络非常密切。据刘壎《隐居通议》卷九云：“希声，

名文雷（生卒不详），自号看云……同时乡里以诗名者，碧涧利履道登、白云赵汉宗崇嶓（1198—1255）俱为社友，然品格俱

不及公。赣之宁都有苍山曾子实原一，抚之临川有东林赵成叔崇峄，亦同时诗盟者也。”黄文雷、利登都是南城人，赵崇嶓是

南丰人，都属于建昌军即旴江，三人组成诗社可以称作旴江诗社，曾原一与赵崇峄被称作“同时诗盟者”，分别代表赣州和抚

州（临川），是“旴江诗社”的外地诗人。这个由三州诗人组成的诗社，诗人之间往来酬唱频繁，是当时江西诗坛一个缩影。

利登、赵崇嶓、黄文雷都被列入江湖诗派
［5］(P303-310)

，是江湖诗派中保持江西（江右）风格的诗人。曾原一与赵崇峄虽未入江湖诗

派，但从其布衣身份及参与的诗社、唱和圈来推断，也可以算作江湖诗派的外围诗人。诸人作品现存不多，仔细考察，诗风有

一些近似性，利登是其代表。

吴澄所云的江右之“章贡、庐陵、临川、旴江、清江”，除“清江”（临江军）外，即韦居安《梅涧诗话》所云“绍定间，

江右寇作，抚、旴、吉、赣诸邑，多被焚荡”之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，此四州是当时江西诗歌创作最为繁盛区域，却恰好也是

绍定“赣寇”扫荡之地，由此可知，“赣寇”对江西诗坛的影响确实不可估量。

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在承平时期诗歌创作十分繁荣，未及第和及第待选的“士之冗余者”尤多，他们相互往来，联系紧密，

是杨万里、周必大等中兴大家之后江西诗坛的生力军，传承着江西诗歌创作的一贯传统。突发性的“寇乱”改变了诗人原有的

生活，他们四处奔逃并谋求生路，创作与命运也因此发生转机。

“赣寇”在赣、吉、抚、旴横行六七年，期间有多少诗人奔逃他乡，有多少诗人到豫章避乱，很难一一考证。就有赣、抚

诗人加盟的旴江诗社看，在“赣寇”之乱中，除利登到金川、兴国外，黄文雷在“淳祐庚戌（1250）乃以《诗经》擢进士科”

之前,也是“下第则游缙绅间”
⑤
的游士，其《南丰道中》四首描述了寇乱之后南丰的残破荒凉，可知他在寇乱后回到故乡。寇

乱之中黄文雷避乱到哪里不可考，应该有到豫章的可能性。赵崇嶓嘉定十六年（1222）进士及第，不久任石城令，而石城正是

绍定寇盗始发之地，尽管方志云赵在平乱中有功，但石城最早被张魔王攻破，从其后赵改知严州淳安县
⑥
看，其军功也不算太大。

赵崇嶓在旴江诗社中最早进士及第且在平定寇乱中转官的诗人，应该没有参加江湖吟社。赵崇峄的五七言歌行《金精歌》与曾

原一同题诗
⑦
属于次韵唱和，可知二人一直交往密切，只是赵在绍定年间行迹不可考，比较有可能加入江湖吟社。

此外，祖籍邵武而寓居南城的严粲可能是旴江诗社的成员
⑧
，他与赵崇嶓同年及第，绍定初作为守选待阙者在袁甫的徽州幕

中任职，袁甫云“同僚三年，坦叔之助不可缕数”
⑨
。“（三年之后，严粲）一日别余去，求书‘悦心’二字，语余曰：‘吾未

为参选计，归而绎故书，求吾心之真悦。请大书，将揭诸所居之室。’余曰：‘是得之矣。’”
［6］(卷十一《赠严坦叔序》)

据此，则绍定三、

四年，严粲打算回乡读书研理，但“赣寇”已经占据其家乡建昌军，严粲有可能在豫章逗留避难，直到兵火结束后还家。“严

坦叔《兵火后还家》诗云：‘万屋烟消余塔身，还家何处访情亲。旧时巷陌今难认，却问新移来住人。’此等景象，经乱离者

方知之。”
⑩
严粲有可能在豫章参加过“江湖吟社”。他也被列入江湖诗派

［5］(P301)
，诗风与戴复古相近。

“寇乱”改变了不少诗人正常的生活轨迹，也改变了一些诗人的命运。譬如与戴复古有唱和的建昌军南丰诗人黄载（字伯

厚，号玉泉），因在绍定中参与陈韡（1180—1261）幕府平乱而授武阶⑪，证明布衣确实可以依靠在幕府中出谋划策建立军功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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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官职。汀寇与赣寇先后被陈韡平定，当时避乱到陈韡幕府中的一些布衣诗人因此得到了进身机会。

而避难到豫章的诗人却不像黄载那样幸运。吴澄《苍山曾氏诗评序》云：“子实讳原一，居宁都苍山之下。三贡于乡。又

以平寇功免文解，四试礼部不偶，朝臣列荐，授官，官至承奉郎、知南昌县。诗文有集，没六十八年矣。”⑫曾原一的“平寇功”，

当是《江西通志》所云的“及归，偕其叔父益之倾资产筑城以御寇”。这位布衣诗人在豫章三年，并未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，

只好在绍定五年底返乡，然后通过倾尽家产以抵御敌寇的方式而得到免解资格。

由此可知，江湖吟社是个纯粹的布衣诗社，避乱的布衣诗人并未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权贵或高级官员，当时隆兴府并无陈

韡那样的人物，因而布衣诗人们没能找到更好的出路。“江湖吟社”中应该有一些成员来自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，毕竟豫章是

离这些地域不远的安全地域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赣寇之乱为江西各地布衣诗人提供一次聚合切磋的机会，“江湖吟社”整合展

示出绍定年间布衣诗歌创作的规模与力量。

三、曾原一与豫章东湖以及宋氏兄弟

曾原一选择“豫章”作为避乱之地，自是因为豫章即隆兴府是江南西路安抚使所在地，宁宗嘉定年间（1208—1224）知府

袁燮就称“洪都今为大府”
［7］(卷十《洪都府社仓记》)

、“此邦为今都会”
［7］(卷十《东湖书院记》)

，相对于“赣寇”肆虐的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，

赣北的豫章要相对安定繁荣，因而成为赣南人避乱的首选。但此前豫章的文学却似乎没有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那么繁荣，倒是

理学各派比较兴盛。

曾原一祖父曾兴宗因师事朱熹，在庆元党禁时被迫退居家乡，但一直是朱子的忠实信徒，曾原一因而也被朱熹称之为“友”。

曾原一能够在豫章寓居三年，可能与创立于嘉定四年（1211）的豫章东湖书院有关。东湖书院主要为讲习儒学而设：“儒者相

与讲习，有志于斯，以养其心，立其身，而宏大其器业。斯馆之作，固有望于斯也，岂非急务哉。”
［7］(卷十《东湖书院记》)

且其堂弟曾

原郕曾为东湖书院山长。三年间，曾原一很有可能在东湖书院或其附近安身，而东湖书院极有可能是江湖吟社的活动场所之一。

当时的不少书院是未第儒生的习业场所，一些儒生在修习儒学时也吟诗作赋，布衣（江湖）诗人也会以书院为落脚点，因此布

衣诗人沾染理学习气现象相当普遍。曾原一与曾原郕兄弟因为家学渊源，都是濡染理学气息较多的诗人，因而深受理学家欣赏。

曾原一现存不多的诗歌中，与豫章有关的诗歌是一首古体歌行《作歌咏苏云卿》：“东湖湖面波渺瀰，东湖岸上春土肥。”

［8］(P38827)讲述的是隐居豫章东湖的苏云卿的故事。据《游宦纪闻》卷三云：“此隆兴士宋自适字正父纪苏翁本末如此。宋

后得翁遗址，面揖湖山，平地数十亩，仍筑小庵，以寄仰高之思。章泉先生为名之曰‘灌园庵’。”苏云卿与张浚的故事由宋

自适整理后传播，连上饶二泉之一的赵蕃（1143—1229）都参与其中，最后被记载在《宋史·隐逸传》中，成为南宋比较少见

的著名隐逸故事。而宋自适是宋氏五兄弟之长兄。
［1］

宋氏五兄弟本是浙江金华人，其父宋甡（1153—1196）从游于湖湘学派的

张栻以及金华学派的吕祖谦，被真德秀称作能够“嗣先哲开来学”的人物
［9］(卷三十六《跋西园宋茂叔遗稿》)

。宋氏五子因庆元二年末葬父于“隆

兴府新建县龙子冈”
［9］(卷四十二《宋文林郎墓志铭》)

才迁居到豫章，在庆元党禁的语境中，宋氏兄弟离开靠近京都的金华，就带有远离政治

中心的意味。他们将金华习俗以及学风直接带到隆兴府，而隆兴府浓厚的理学氛围也接纳了他们。

宋氏五子自适（正甫）、自道（原甫或愿父）、自逢（吉甫，后改名恭，中进士）、自达（德甫）、自逊（谦甫）⑬深受其

父宋甡影响，与各地理学学派关系密切。尤其是长子宋自适，其诗歌不仅受到旴江包扬（字显道）好评，而且受到闽学真传真

德秀的好评：“清隐之诗，南城包显道评之当矣。予尤爱其《赠陆伯微》曰‘老去放令心胆健，后来留得姓名香’；《寄御史》

曰‘阴阳消长风闻际，堂陛尊严山立时’；《送愿父弟》曰‘江湖多少盟鸥地，莫近平津阁畔行’；此皆有益之言。《又送谦

父弟》曰：‘日用功夫在细微，行逢碍处便须疑。髙言怕被虚空笑，阔步先防堕落时。’《和人》云‘三圣传心惟主一，六经

载道不言真’。是又近理之言，非尝从事于学者不能道也。至若‘三甲未全，一丁不识’等句，新奇工致，则人所共喜，不待

予评云。”
［9］(卷三十六《跋宋正甫诗集》)

文中列举的这些道学体诗歌，是宋自适儒学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的集中表达。宋父英年早逝，深入

儒学的宋自适肩负教诲幼弟们的责任，连诗歌都对其幼弟们谆谆教诲，引起真德秀叹服：“余观正父与愿、谦二弟诗，皆睠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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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前修风味，所谓亦允蹈之者邪？”
［9］(卷三十六《跋南轩先生送定叟弟赴广西任诗十三章》)

宋自适作为布衣诗人而未入江湖诗派，当是因为其理学超过

诗学，应被归入濂洛风雅。其《赠陆伯微》一诗中的“陆伯微”，即抚州金溪陆九渊之子陆持之，是东湖书院首任山长
［7］(卷十《东

湖书院记》)
，从中可知宋自适与象山心学、东湖书院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。理学以及东湖书院，是曾原一与宋自适等人的连接点。

宋氏五兄弟中最著名的是幼子宋自逊。可能因为其父兄都是道学中人，人们对宋自逊的期望也很高，如曹彦约《跋壶山诗

集》云：“宋谦甫讲书生远业，发诗人巧思，放达于古体，而韫藉于唐律。是区区词章者，岂将以取重于世哉？昔东莱先生作

《丽泽编》，诗中含深意，为儒道立正理，为国是立公论，为贤士大夫立壮志，为山林立逸气，非胸中有是四者，不足与议此。

谦甫乃西园贤嗣，西园入丽泽阃奥，源流知所自来，其必有造乎此矣。”⑭就期望宋自逊向其祖师吕祖谦以及其父宋甡学习，以

诗歌发扬正理公论、壮志逸气。宋自逊实际上也确实曾向这个方向努力，他的四时佳致楼，就从程颢《环翠亭》“暂得登临已

忘去，四时佳致属贤公”
［10］(卷一)

得名，可见其受到理学熏染之深。据刘克庄《后村集》卷十六《题宋谦父四时佳致楼》序云：

“吟者多矣，率为环翠卒章下注脚，惟张公元德兼取别诗‘佳兴与人同’之句，以互相发明。余不识张公，端平初同召审，张

辞不至，余所愧也。故拙诗本张遗意。”⑮则当时题咏宋自逊“四时佳致楼”的诗人不在少数，连朱熹弟子张洽（1161—1237）

都在其中。宋自逊的“四时佳致楼”，是否是其拜谒权臣而得到巨额馈赠后所买，还有待商榷，但宋自逊购华居一事曾被当作

游士干谒权贵的典型事例而引起方回多次抨击。如《瀛奎律髓》卷十三云：“壶山宋自逊，字谦父，本婺女人，父子兄弟皆能

诗，而谦父名颇著。贾似道（1213-1275，理宗后期权臣、度宗时期权相）贿以二十万楮，结屋南昌。”
［11］

这种布衣干谒权贵

以获利的做法，很不符合理学标准，如果“四时佳致楼”以这种方式建成，张洽等人可能不会题诗吟咏。但宋自逊却因此而坏

了自家的后世声名。方回进而批评其诗歌云：“诗篇篇一体，无变态。此诗三四好，五六涉烂套也。他如‘酒熟浑家醉诗成’，

逐字评亦佳，但近俗耳。”然而实际上，宋自逊在绍定年间还是豫章诗坛上声名极好的诗人。

宋自逊有《和曾子实题画笺韵》云：“鹭引归船犬吠篱，片时风景万千诗。向来柳下曾沽酒，不似如今看画时。”
［8］(P38831)

虽不能确定是否“江湖吟社”时期所作，但可以肯定曾原一与宋氏兄弟颇有交往唱和之实。宋氏兄弟除了老三宋自逢嘉定中进

士走向仕途外，其余四人均为布衣诗人，当是曾原一等人在豫章时交往唱和的主要对象。

邹登龙（1172—1244）《梅屋吟》有《寄苍山曾子实》云：“东湖从此别，嘉会邈无期。”
［12］(卷六十九邹登龙《梅屋吟稿》)

写的正是他

与曾原一曾在“东湖”作别以及作别之后的思念。豫章东湖正是“江湖吟社”活动的重要地域。邹登龙一直隐居于家乡临江军

之西郊。其《戴式之来访，惠石屏小集》云：“诗翁香价满江湖，肯访西郊隐者居。瘦似杜陵常戴笠，狂如贾岛少骑驴。但存

一路征行稿，安用诸公介绍书。篇易百金宁不售，全编遗我定交初。”可见，戴复古曾专程到其隐居处赠诗集定交。绍定间，

临江军也是赣寇横行之地，他很有可能避乱到豫章。邹登龙的《滕阁怀古》证明他到过豫章，他的《岁晚怀愚斋赵叔愚⑯、壶山

宋谦父》所怀的赵保昌、宋自逊都是与豫章有关的诗人，他很有可能是“江湖吟社”一员。豫章的外地诗人多于本地诗人。

吴澄在谈到“宋末江右之能诗者”时，没有提到隆兴府诗人，可能隆兴府诗人在当时确实不如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那么众

多或那么出色，而宋氏兄弟作为寓居者，并未被吴澄等江西人算作豫章本地诗人。绍定间，除了宋氏兄弟，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

的一些诗人以及戴复古、严羽等闽浙诗人聚集豫章，“江湖吟社”的成立，应该是豫章诗坛最为鼎盛的时期。

四、“汀寇”之乱中的戴复古、严羽以及豫章诗坛

戴复古绍定二年（1229）在闽地，曾到古田、莆田一带，而三年（1230）却到江西豫章与曾原一等人结“江湖吟社”，此

后的绍定五年（1232）他复入闽，为邵武府学教授。戴复古是浙江台州人，为何由闽入赣而又复归闽？从其行踪看，戴复古本

打算从闽东到闽西北漫游或谋事，但“汀寇”忽作（绍定二年，1229），他便避寇北上到豫章，等“汀寇”被扫平（绍定四年,1231）

后，才按原计划回到邵武。

赣、汀相连，曾原一尚未离开赣州时就听闻“汀寇”之事并写诗给利登。利登《次苍山晚出闻汀寇之什》云：“山斋无一

事，步到白苹洲。……回首东南路，干戈半白头。”江西布衣诗人对福建时事十分关心了解。福建布衣严羽的《庚寅纪乱》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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摹的正是绍定三年（1030）“汀寇”之乱：“承平盗贼起，丧乱降自天。荼毒恣两道，兵戈浩相缠。此邦祸最酷，贱子忍具言。”

严羽嘉定六年到十六年（1213—1223）曾在江西、湖南各地漫游，嘉定十六年返回家乡邵武
［13］(P493)

，不久却遇到“汀寇”起事，

而邵武正是“汀寇”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，即所谓“此邦祸最酷”。严羽因此也避乱入赣。严羽《将至浔阳，途中寄诸从昆弟》

谈及其避难路线，是由赣北入赣，这是因为赣南、闽北交界处的平时通道已经被“赣寇”与“汀寇”占据。严羽《避乱途中》

云：“回首兵戈地，遗黎见几人。他乡空白发，故国又青春。多难堪长客，偷生愧此身。本无匡济略，叹息谩伤神。”在战乱

之中，严羽也像利登等人一样慨叹自己没有匡扶济世的才能，表达出布衣诗人沉痛身份话语。严羽《沧浪集》卷二有多首与豫

章有关的诗歌，如《将往豫章，留别张少尹父子》以及《豫章城》《登豫章城》《孺子台吟》《登滕王阁》《豫章留别诸公》

《忆南昌旧游》等诗歌，或作于南昌或忆及南昌，但诗中均未谈及避乱事，且诗作的景致和情绪更符合嘉定漫游情境，因此很

难断定其避乱时是否到了豫章⑰。

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戴复古与严羽走同一路线逃避“汀寇”之乱，但二人在江西漫游时期就过从甚密，有不少共识的人与事，

加上二人都到江西避乱，相遇结社也有一点可能性。“汀寇”之乱时，汀州、邵武、延平首当其冲，后来发展到闽东泉州、兴

化军，不少诗人也因此出逃，但他们是否像严羽那样到赣北避乱，很难得知。戴复古、严羽等人寇乱之前到江西多年漫游，可

能是为了谋生或寻求科第出仕机会，而寇乱之中又到赣北避乱，可能一是因为在那里有熟悉的人事，二是打算进入某个幕府以

便建功立业。外在的原因则当与刚发生过江湖诗祸有关。闽赣相连， 严羽经常到江西是因为地理交通上的方便，而闽赣交界动

乱时，严羽应该选择更安全方便的地方；戴复古作为浙东人，选择到京都临安一带游谒当然更方便且有更多机会，况且在闽赣

地区均不安全的情况下，更应该选择江浙地区，但他们却都选择赣北。很有可能是因为临安刚发生过江湖诗祸，政治生存环境

比较恶劣。宝庆三年（1227）江湖诗祸后，“于是江湖以诗为谤者两年”
［14］(卷十六《诗道否泰》)

，江湖诗集的刻印骤然停顿，因此绍定

初的临安及其附近，无法向布衣诗人提供更有保障的谋生与活动场所。

江湖诗祸的影响，戴复古等人就是在偏离政治中心的豫章也能够感受到。戴复古《伏龙山民宋正甫湖山清隐，乃唐诗人陈

陶故圃，曾景建作记，俾仆赋诗》是为宋自适在豫章西山（伏龙山为西山八景之一）的“湖山清隐”而作，因为提及江湖诗祸

的重要罹难者之一曾极，则此诗定作于宝庆三年之前。据刘克庄《后村集》卷三十一《跋宋自达梅谷序》云：“按宝庆丁亥，

景建以诗祸谪舂陵，不以其身南行万里为戚，方且惓惓然忧宋君营栖之无力，尤可悲也。”曾极生长于临川的文化世家，罹难

被贬斥之时，还对从他乡迁居豫章多年的宋氏兄弟念念不忘，颇有儒家仁爱的仁人胸怀或者行侠仗义的侠士风骨。他的亲身经

历对与他有着深交的戴复古、宋自适兄弟而言，无疑有着切肤之痛，他不久贬死道州，更让戴复古与宋氏兄弟体验到言论足以

致命的震慑警示效果。刘克庄也是江湖诗祸罹难者，与曾极患难与共，对曾极关怀的宋氏兄弟更是青眼有加：“余厚宋之诸昆，

亦厚景建。感今念昔，览卷慨然。”两位诗祸亲历者与豫章宋氏兄弟的关系，让“江湖吟社”的“江湖”二字有着劫后余生的

特殊存在感，并成为避乱中江湖诗人们遇合时的集体精神寄托。

戴复古交游创作及唱和对象遍布江西各地，其中写到豫章的尤多，但现存与豫章相关的诗歌中，却没有提及曾原一和“江

湖吟社”。他的豫章诗词中，反复思念追忆的主要是宋氏兄弟、黄氏兄弟。譬如戴复古离开南昌三年后有《因风再寄南昌故人

兼简王帅子文》“寄声黄与宋，书去望书还”“江湖归亦好，朋友恨相疏;倏作三年别，才通一纸书”⑱之语。其词《鹊桥仙·周

子俊过南昌，问讯宋吉甫、黄存之昆仲》还托人问候宋黄两家：“宋家兄弟，黄家兄弟，一一烦君传语。”⑲

早期江湖诗人高翥也曾到过豫章东湖，且与戴复古所说的宋氏、黄氏兄弟有交游唱和，高翥《菊涧集》有《清明日约宋正

甫、黄行之兄弟为东湖之集》⑳可证。高翥是余姚人，晚年寓居西湖，在淳祐元年过世，不知绍定间是否再到过豫章。可以证明

的是，绍定之前的豫章东湖就是各地游士一个集散地，戴复古、高翥、曾极、严羽等人都在这里漫游生活过。

除了宋自适外，戴复古有《东湖看花呈宋原父》
○21
，宋原父即宋自道。宋氏、黄氏兄弟中与戴复古关系最密切的是宋自逊与

黄存之，戴复古《豫章东湖宋谦甫、黄存之酌别》《寄南昌故人黄存之、宋谦甫二首》都提到二人。宋自逊《赠戴石屏》云:“又

是六年别，浑无一字书。性宽难得老，交久只如初。”也证实两人虽不常见面却情谊深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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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复古追忆的黄存之，也是当时交游颇广的布衣诗人，裘万顷《竹斋诗集》卷三有《次黄存之韵》以及《松斋秋咏次黄存

之韵七首》，黄文雷有《次黄存之东皋韵》四首五律，赵汝绩有《题黄存之春庄雨急图》。黄氏兄弟及其家族也是豫章交游的

中心人物。戴复古《到南昌呈宋原父伯仲、黄子鲁诸丈》提到“黄子鲁”，可能与裘万顷
○22
《竹斋诗集》卷二《用黄子益韵二首》

所说的“黄子益”属于同辈，是戴复古的前辈。

戴复古最后一次重访江西大约在端平、嘉熙（1236—1237）年间
○23
，到豫章后再次寓居东湖，有《隆兴度夏借东湖驿安下》。

其《豫章东湖避暑》“十年如昨日，万象又秋容”所云的“十年”，与其《访苍山曾子实》云“十年重会面”，很可能是同一

个“十年”。《豫章东湖感旧》云：“忆见堤边种柳初，重来高树满东湖。交游大半入鬼录，歌醉一时逢酒徒。”提及此次重

游故地，当年的“交游”也可能有“江湖吟社”的社员，大半过世，而戴复古当时已经年届古稀。宋自逊《沁园春·送戴石屏》

“既有诗千首，如斯者少；行年七十，从古来稀”可以证实。

戴复古《豫章东湖宋谦甫、黄存之酌别》是其此次离开南昌时所作：“湖边长访昔年游，生怕清波照白头。杨柳萧疏多困

雨，芰荷憔悴早惊秋。无功及物谈何益，有酒开怀醉即休。江上买舟犹未定，明朝尚可为君留。”这次对“昔年游”的“长访”，

从暑热到秋凉，因为有后会无期的预感，告别时才会依依不舍。《既别诸故旧，独黄希声（文雷）往曲江禀议未回，不及语离》

云：“别尽诸君不见君，客愁多似海南云。一声何处离群雁，那向江村静处闻。”“老年怀抱晚秋天，欲去思君重黯然。闻道

归来有消息，江头错认几人船。”当也写于此次辞别江西。

宋氏兄弟、黄氏兄弟应该是“江湖吟社”的本地成员。尤其是宋氏兄弟，他们由金华移居豫章，不仅需要尽快融入当地文

化，还一直与原居住地以及其他地方诗人保持联系，因而成为江浙赣诗人的一个联络中心。戴复古游踪遍布江浙闽赣，他在游

走中将南宋东部各地的江湖诗人联结到一起，是江湖诗派中布衣诗人典型，他在江西漫游多年，经常“携刺投诗社”，见证并

参与了江西诗歌的发展。

五、结语

通过对“江湖吟社”探究，可以还原出理宗宝庆诗祸后、绍定“寇乱”前后江西诗坛布衣诗人活动以及创作的原生态，了

解到江浙闽以外的“江湖”，深入体验江西诗派重镇在南宋后期“一统江湖”时代的诗风变化。

江湖诗歌在南宋前期高、孝、光、宁朝兴起并逐渐形成规模，理宗初因继位废立政治问题而引起的宝庆诗祸沉重打击了江

湖诗歌的发展势头，并使江湖诗人分散或回归各地；而绍定时期的区域性寇乱却使闽赣江浙一些布衣诗人聚集到赣北，他们组

成“江湖吟社”，使其在特殊的时空中具有自觉宣示其江湖身份以及话语权意义：尽管江湖诗人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，但他们

并未因诗祸打击而彻底消亡，他们还在别处存在与活动。

江南西路的诗歌创作在北宋时期就十分兴盛，当时不仅士大夫诗人名家辈出，后期更有不少布衣诗人在南昌、南康、临川

各地结社唱和
［15］

，创作活动频繁，是江西诗派的主力军。到了南宋前期，本土诗人继续创作，江西诗派余烈犹在，加上江西不

少地域是南渡北方士人的寓居地，南北诗风碰撞糅合，形成新的活法诗风。吉水杨万里（1127—1206）、庐陵周必大（1126—

1204）等乡贤成为江西诗坛新的楷模，他们引领了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诗坛风气。庐陵刘过（1154—1206）、刘仙伦（生卒年

不详）等江湖诗人词人也在孝、光、宁三朝狂放豪纵、声名显赫。宁宗嘉泰、开禧时期，周必大、杨万里、二刘等相继过世，

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地区一时没有诗人做盟主，但周、杨奖掖提携过的不少诗人还在创作唱和并成立诗社，布衣诗人尤其活跃，

曾极作为前期诗人代表对绍定时期江西诗人影响颇大，其他被列入江湖诗派的诗人如利登、黄文雷、邹登龙、赵崇嶓、宋自逊、

裘万顷、萧立之、萧澥
○24
等人，未被列入江湖诗派的布衣诗人更多，如曾原一、曾原郕、赵崇峄、谌祜、宋自适、宋自道、宋自

达以及戴复古所说的黄氏兄弟等人，他们在江西各地创作并互相唱和，丰富了理宗时期的江西诗坛。赣闽盛行的心学、道学学

派通过师徒心传以及书院讲授等渠道更加普及和深入人心，让更多的布衣诗人深受心学、道学熏陶，使得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，

与江浙闽相比，诗风更具江西诗派雅健瘦硬、诚斋体活泼轻快、道学体的质朴理性等综合性地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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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到七年的汀寇、赣寇之乱打击了“抚、旴、吉、赣”等地诗歌的平和繁荣，却意外促进了赣北豫章诗歌活动的一时兴盛。

隆兴府不仅成为江西各地诗人的集聚地，也是闽浙游士诗人集聚地。浙闽诗人戴复古、严羽等人主动入场与江西诗人互动交流，

在吸收江西诗人审美趣向的同时，也为江西诗坛注入饱含清轻意韵的浙闽诗风，使其与江浙闽诗坛保持同步发展的关系，共同

构建了南宋后期东部诗坛。绍定之后的端平更化时期，江湖诗祸以及寇乱影响减弱，江湖诗歌得以重振。

注释：

①《（嘉靖）赣州府志》卷十、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四《人物·宁都先贤传》有同样记载。本文撰写受到四川大学孙培博士

论文《江湖诗派酬唱研究》启发。孙文云：“钟陵属江南西路隆兴府，隆兴府聚集着宋自逊、赵善扛、黄敏求、裘万顷等四位

江湖派诗人，而宋自逊与戴复古、曾原一有唱酬（见《赠戴石屏》《和曾子实题画笺韵》），极有可能也属江湖吟社成员。”

②《宋百家诗存》卷三十一利登《骳稿·小传》。又：旴江即建昌军，县四，南城、南丰、新城、广昌。利登是南城人，

《全宋诗》作“金川人”，误。

③祝穆《方舆胜览》卷二十赣州：“崆山，在州南二十里。”《南康记》：“山出空青，因以名之，或呼为崆峒山。多林

木果实，州之地脉之母也。”苏轼《过虔馆作》诗云：“水作玉虹流，日丽崆峒晓。”

④南宋的金川属临江军新淦县，即今江西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。

⑤刘壎《水云村稿》卷十三《诗说》下注：“看云讳文雷，字希声，淳祐庚戌登科，居建昌城内，仕至浙西提干，舟覆于

严州城下，遂溺死。”利登是淳祐元年（1241）进士。

⑥参看《（嘉靖）赣州府志》以及《宋才子传笺证·赵崇嶓传》第 587 页。刘壎《水云村稿》卷十三《诗说》自注：“白

云讳崇嶓字汉宗，居南丰之东门。嘉定壬午（1222）登科，仕至大宗正丞，卒于朝。有子云舍，仕至抚州太守。”

⑦赵诗见《江西通志》卷一百五十，曾诗见《全宋诗》第 38826 页。诗歌描述的金精山，为曾原一家乡宁都之地标。

⑧严粲祖籍邵武，但寓居建昌军南城之麻姑山下，其《秋风》“门与姑山对，溪边有故庐”可证。戴复古在江西时，曾于

某夏日拜访过严粲，其《访严坦叔》云：“麻姑山下泊，城郭带烟霞。携刺投诗社，移船（一作赍钱）傍酒家。”从“携刺投

诗社”看，这是戴复古初次到建昌南城所作，作为外乡人，戴复古拿着名片投谒当地的里中诗社。然《宋才子传笺证·严粲传》

（第 503 页）据戴此诗而言严粲参加过“江湖吟社”，不妥。

⑨袁甫《蒙斋集》卷十一《赠严坦叔（名粲）序》。戴复古淳祐三年（1243）《送吴伯成（汝弌字）归建昌二首》（注：

此是包宏斋倅台时作，癸卯夏）其二云：“吾友严华谷，实为君里人。多年入诗社，锦囊贮清新。昨者袁蒙斋，招为入幕宾。”

对严粲入袁甫幕府事晚年仍然记忆犹新，而“江湖吟社”与此事相隔不远。

⑩韦居安《梅涧诗话》。《江湖小集》卷十一《华谷集》与《两宋百家诗存》卷三百二十九《华谷集》的首句稍不同。

⑪参见《全宋诗》第 38800 页。“南丰人，世习儒，明左氏春秋，贯穿百家。晚年用平寇功补官，郑丞相清之力引之，知

封州，以廉谨称。”戴复古有《董叔宏、黄伯厚载酒黄塘送别》。

⑫吴澄《吴文正集》卷二十一。刘壎《水云村稿》卷十三《诗说》自注也云：“苍山讳原一字子实，居宁都金精山前，仕

宋，为南昌县丞。”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十四云：“（曾原一）及归，偕其叔父益之倾资产筑城以御寇。隐苍山，构万松亭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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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号《苍山集》，人多宗之。”

⑬详参真德秀《西山文集》卷四十二《宋文林郎墓志铭》。括号中的字、号，根据多种文献考据而得。又刘克庄《后村集》

卷三十一《题宋自达诗》：“金华宋氏父子六人，侨居豫昌，余少皆识之。谦甫尤知名，八龙之绝小，五虎之最怒者。及来江

东，又识德甫，则其弟也。”

⑭曹彦约《昌谷集》卷十七，结尾云：“嘉定壬午（十五年，1222）冬十月癸未，东汇泽曹某书于湖庄所性堂。”可知嘉

定时期的宋自逊专注于道学和诗歌，壶山诗集已经结集。

⑮刘克庄对宋自逊诗歌称颂有加，《后村集》卷十六《题宋谦父诗卷》云：“佳山祠畔结茅茨，犹记吹埙更和箎。苏氏旧

称小坡赋，秦家晚重少章诗。交游一老今华发，畴昔诸昆尽白眉。子不可来吾欲去，壁间尘榻拂何时。”

⑯据刘克庄《后村集》卷三十四《祭赵保昌叔愚文》（昔仕豫章，君美少年。如挥麈人，如捉月仙）以及卷十《送赵叔愚

赴浔州理掾》，赵叔愚名保昌。《江湖小集》卷八十五乐雷发《雪矶丛稿》有《戊戌（1178）冬，仆客桂林，雪中赵叔愚司理

书张司业逢贾岛绝句为寄，今冬对雪，感而有作》、卷八十八乐雷发《雪矶丛稿》有《呈赵叔愚司理》。

⑰《宋才子传笺证·严羽传》第 493 页云其为避乱作，似无据。又根据《庚辰纪乱》云其绍定三年末回到邵武，似也不尽

然，因为当时“汀寇”之乱尚未全平。

⑱戴复古《寄镇江王子文总卿》：“一代文章手，官如水样清。”与王子文即王埜关系密切长久。

⑲严羽《遇周子陵自行在还，言石屏消息》：“不见石屏老，相思问客舡。长沙闻近别，行在定虚传。兵革来书断，江湖

望眼穿。他时同话此，把臂喜应颠。”所云周子陵可能与周子俊是同一个人或兄弟。

⑳黄行之可能与黄存之为兄弟。后文戴复古所云的黄子鲁、裘万顷所云的黄子益可能为黄氏兄弟的长辈。

○21戴复古《石屏诗集》卷六。宋自逊亦有《东湖看荷花呈愿父》（《全宋诗》第 38833 页），均作：“团团堤路行无极，

一株一步杨柳碧。佳人反覆看荷花，自恨鬓边簪不得。”愿父或原父，是宋自道的字，从诗意看，此诗当是戴复古所作。

○22戴复古《石屏诗集》卷五《裘司直见访留款》诗后自注云：“仆时寓隆兴东湖，裘居西山下。”裘万顷也是豫章本地诗

人，与戴复古唱和。

○23戴复古嘉熙元年（1237）正月一日，在赣州遇到张端义，有《张端义应诏上书，谪曲江，正月一日赣州相遇》诗。

○24二萧是赣州宁都人，与曾氏兄弟有唱和。此外还有李泳、李涛、李自中、吴汝弌、余观复、罗椅、罗与之、黄大受、黄

敏求、萧元之、章采、章粲等江西诗人被列入江湖诗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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